
回望红高粱，孙家口伏击战里的血火传奇

打打死死日日军军中中将将，，村村庄庄遭遭疯疯狂狂报报复复

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刘志浩

文学与历史须臾不可分
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让
我们重塑了敌后地方武装的
抗战史实，如今我们带着莫
言的“红高粱”再次回访孙家
口伏击战，只为些许地丰满
敌后抗战的故事，揭示日军
侵华时对民众犯下的凶残罪
行事实。

当时，游击队在此毙敌39
名，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
气焰。日军随后疯狂报复，血
洗孙家口村南的公婆庙村，
残杀无辜群众136人。

日军捉40万平民修胶沙公路

“胶沙路，1925年修成通
车。路经胶州—孙家口—兰
底—权家—洪沟—平度城—
涩埠—沙河。”关于“胶沙路”，
史志上如此描述，而“孙家口”
三个字特别惹眼。

莫言是这样说的：“县志载：
民国二十七年，日军捉高密、平
度、胶县民夫累计四十万人次，
修筑胶平公路。胶平公路修筑到
我们这里时，遍野的高粱只长到
齐人腰高。长七十里宽六十里的
低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几十个
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
几十条乡间土路外，绿浪般招展
着的全是高粱……”

在他笔下，这里叫“青杀口”。
2015年初夏，作家谢维衡与

我们从平度城驱车向西南乡，直
奔“青杀口”，试图再次寻找70多

年前的那些“爷爷和奶奶”。
平度西南乡，和莫言笔下

的高密东北乡接壤，有着一望
无际的麦田。“以前这里沟沟
坎坎，只适合种高粱。”老谢生
长在这片土地上，红高粱是他
这代人的儿时记忆。

孙家口离高密城区约30公
里，在胶莱河南岸、郭杨河北
岸。村北胶莱河上的石桥为唯
一的过河通道，桥面狭长，两
端堤高坡陡，形成天然屏障。

在电影《红高粱》中，一首
唱红大江南北的《酒神曲》唱
道：“喝了咱的酒，一人敢走青
杀口；喝了咱的酒，见了皇帝
不磕头。”可见这里的凶险。

说话间，我们和老谢已经
站在了这座历经战争沧桑的
古桥之上。

孙家口三县交界成伏击最佳地点

石板桥面上刻着的“中国
桥”三个字让谢维衡每次来都
驻足凝视。老谢也不知道这是
谁人所为，“不过看了总有一股
爱国情绪涌上心头。”

这三个字，似乎是种警醒。
1938年初，日军进入高密、胶
县、平度等地，胶沙公路成为日
军“武运长久”的重要交通线之
一，孙家口村恰好在这条交通
动脉上。

“公路修好后，日军每日乘
车往返巡逻，路边的树木、牛羊
甚至行人都成了他们比试枪法
的活靶子，常有无辜村民冤死
在他们枪口下。日寇的滔天罪
行激起了当地百姓的无比愤
恨，义愤填膺的曹克明决定要
在胶平公路打一个伏击战，狠
狠地教训一下这帮穷凶极恶的
鬼子兵。”《高密县志》称。

于是，电影《红高粱》里的

余占鳌该出场了。老谢说，“余
占鳌的原型其实就是孙家口伏
击战中的曹克明。”

1938年3月，刚刚组成游击
队的曹克明在胶济铁路以北的
高密、昌邑、平度一带活动，伺
机打击日本侵略军。

胶沙公路为日军重要交通
线，往来车辆不断，曹部便谋划
在此伏击日军。适逢国民政府军
事别动总队华北联络参谋兼十
三支队参谋长曹直正，由诸城蔡
晋康部至曹克明部联系工作。曹
直正与曹克明同村同族，系黄埔
军校毕业生，参加过北伐战争，
有较丰富的作战经验，曹克明决
定让他留下共同组织伏击战。

沿胶沙公路逐段侦察后，
曹克明与曹直正认为孙家口最
为有利，又是三县交界之处，历
史上民风剽悍。一旦伏击战打
响，三个县城的日伪要增援，均
需一定时间，游击队可以好好
利用这个时间差。

战前，曹直正利用事先联
络好的伪军作内应，摧毁了即
墨县长直镇伪军据点，并缴获
捷克式步枪40余支，扫清了东
部障碍。曹直正还联络平度的
地主武装冷官荣布防孙家口
北，阻击平度方向的援敌，并追
击逃敌；联络胶县的姜黎川部
布防孙家口南，阻击胶县方向
的援敌，战斗打响后，立即切断
胶县与平度的电话线。

游击队提前清村，引诱日军车挤在村头

在孙家口村，多是60岁上
下的老人，莫言笔下“爷爷和奶
奶”的故事也多从父辈口中听
来。

我们问老人：“知道伏击战
的事儿么？”老人点头。

“能给我们讲一讲么？”老
人却又摇摇头，说：“经历过的
人都老去了，具体怎么着，我们
也不知道了……”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还是
找到了见证伏击战的人。90岁
高龄的孙兆岐说，那一年自己
13岁，“游击队打的伏击战，记
得很清楚！”

1938年4月15日，孙兆岐已
经跟着大人躲到邻村的亲戚
家。在这之前，游击队通知村里

人“要打仗”，让村民先出村躲
起来。

孙兆岐的亲戚家距离孙家
口不远，大概几里路的样子。

“我站在屋顶上，能看见远处鬼
子的军车。”孙兆岐思路很清
晰。

史料上记载，日军的八辆
汽车当天从平度返回胶县。第
一辆车驶过石桥时，轮胎被尖
利的铁耙齿刺破，汽车一下撞
进路边房后的沟里，车上的敌
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蒙
了。正在敌人乱作一团时，埋伏
的游击队员立即蹿上房顶，迅
速投下一排排手榴弹。

老谢曾经采访过一位亲历
者，叫谢维俭，伏击战当天他被

日军胁迫做人质。谢维俭是平
度城南关村人，当时坐平度至
青岛的客车去青岛做买卖。在
谢维衡的采访中，谢维俭是这
样说的，“第一辆、第二辆……
五辆日本军车根本来不及调
头，都挤在村头的窄路上了。”

不过，谢维俭所坐的客车
一直跟在日本军车后面，一听
前面爆炸，急速往后退，车上的
十几名平度乘客无一伤亡。

此情此景，也被孙兆岐远
远看见。“被打的鬼子军车好像
有七八辆，可能距离太远，到处
都是黑烟滚滚，我看得不清
楚。”孙兆岐说，打起仗来，老百
姓都吓得打哆嗦，谁还顾得去
看到底打了几辆鬼子的车……

被歼39人，日军后来杀害136名村民

从上午10时一直到下午4
时，战斗持续了六个小时。

“我父亲有几分好奇地看
着痴呆呆的游击队员们，他们
从哪里来？他们到哪里去？为
什么要来打伏击？打了伏击以
后还打什么？静穆中，断桥激
起的水声节奏更加分明，声音
更加清脆入耳。雾被阳光纷纷
打落在河水中。墨河水由暗红
渐渐燃烧成金红。满河流光溢
彩。”

莫言如此描述了那场伏
击战凄婉悲壮的情景。这是地
方游击队一次成功的敌后伏
击战，共歼敌39名，其中包括

在平型关大战中逃生的日军
坂桓师团中将指挥官中岗弥
高。他是在平型关大战受挫
后，来胶东休养并考察军务
的。

此战让曹直正与曹克明一
战成名。不过，一年过后，曹直
正被汉奸出卖。

1939年12月28日，30多名
游击队员被日军击退到一户农
家，准备拼死抵抗。此时，村民
怕日后被日军报复，哀求曹直
正“不要抵抗”。曹直正为保全
村民，只好不作抵抗，被日军逮
捕，后为国尽忠。

在面对村民哀求的当晚，

曹直正想了什么？我们不得而
知，只能猜想是否与他的成名
之役孙家口伏击战有关。

孙家口伏击战后，曹直正
与曹克明率部撤出。日军随后
疯狂反扑、报复，不仅在次日
就烧毁了孙家口村的房屋，十
天后又在附近的村子烧杀，光
公婆庙村就有136人被杀害。

“呜呼！我的前辈乡亲，你
们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谢维
衡感叹说，任何战争，最倒霉的
从来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部
队打完仗，可以转移，百姓当然
也可转移，可人走了，家院带不
走，土地更带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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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的孙兆岐对孙家口伏
击战记忆犹新。

孙家口村坑
坑 洼 洼 的 石 板
桥，似乎还在诉
说着70多年前的
那场伏击战。

孙家口村头，当年打伏击
的战士们就是趴在屋顶的瓦砾
后面，将手榴弹扔向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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